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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霞

从“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初中，到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高中，
我 都 是 在 阳 谷 县 石 门 宋 中 学 度 过
的。中学时光的点点滴滴，至今仍让
我记忆犹新。

我的母校石门宋中学（后改名为阳
谷县第八中学）坐落在石门宋村东南，
是当时石门宋公社唯一的一所中学。
学校坐北朝南，校内东西两侧各三排教
室，中间是大会议室，会议室后面是教
师的办公室，教室的后面是学生宿舍，
再往后是操场，操场后面是学生食堂。
大会议室前栽满了树木花卉，中间一个
花坛，花坛周围栽有海棠树、桃树、玉兰
树。通往教室的道路旁栽有梧桐树，花
开时节，树上挂满了紫色风铃般的花
朵。春天，粉红色的桃花、海棠花、白色
的玉兰花次第开放。整个校园郁郁葱
葱，花团锦簇，书声琅琅，一派朝气蓬勃
的景象。课余时间，同学们三三两两在
花坛边学习、交谈、漫步。我则喜欢待
在那棵白玉兰树下，背单词、读散文、自
由遐想，做着那个时代的少女梦。

那时候，初中、高中都是两年制，语
文、数学只有薄薄的两本书。课外时
间，学校统一组织我们去生产队参加劳
动，并组建文艺宣传队，到田间地头表
演节目。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读高
中，学校严抓教学质量，引导学生认真
学习文化知识，迎战高考。记得我的同
桌周雪云说：“同桌就是姐妹，你有事时
一定要告诉我，我会尽力帮助你。”至今
回想起来，我还觉得非常暖心。

高二时，根据学生特长分了文科、
理科。我们的语文老师张庆和，戴一副
高度近视眼镜，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
读课文时抑扬顿挫，讲课时引经据典、
妙趣横生，记得他讲得最经典的话就
是：“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爱，
何谈爱祖国？”

学校南门外是一条东西畅通的大
道，路南是大块农田。有一年，田间种
了一片油菜。春季，油菜花盛开，一片

娇嫩鹅黄，令人心旷神怡。农田的左右
两边，均有南北田间小路通往我们华佗
庙村。我们村在石门宋中学上学的学
生有很多，走东边小路的女生有两三
个，男生有两三个；而走西边这条小路
的女生有七八个，男生也有四五个。那
时候有早晚自习，我们每天上学放学来
回八趟，都是步行，偶尔有同学骑自行
车，就像现在开豪车似的神气。每到放
学之际，我们七八个女生走在田间小路
上，叽叽喳喳像一群快乐的小鸟，成为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花季少年青春激
荡，有说不完的趣事，讲不尽的故事。
从上课偷看的小说情节到周末在邻村
看的那场电影，总是一个人抢着讲，几
个人争着补充，嘴快的讲，嘴慢的听。
我们最爱模仿一部木偶剧中的台词“小
吉嘎，铜壶，铜壶里有炸弹！”一边绘声
绘色地模仿声音，一边手舞足蹈地模仿
木偶动作，路上回荡起阵阵银铃般的笑
声，惹得东边路上的女生也要加入到我
们西边路上这一组来。

记得那个星期一的下午，放学路
上，一向文静少言的桂萍慢条斯理地
说：“今天上午开校会时，校长刚讲了，
走读生不能迟到，一定要在打预备铃之
前到教室。我们班有个姓宋的男生，午
饭后在家给他父亲理发，理到一半儿，
忽然听到学校的预备铃响了，他扔下推
子撒腿就往学校里跑。气得他父亲围
着围裙拎着推子一路撵到学校。老师
见他那‘东方不亮西方亮’理了一半儿
的头，既好气又好笑，急忙把那个男生
叫出来，让他给他父亲理完。”我们听
了，笑得前仰后合，乱成一团。凤杰笑
得直擦眼泪，秀英笑得捂着肚子蹲在地
上，晓新笑得趴在凤兰肩上，林霞、庆环
笑得追着桂萍转圈儿。走在前面的俩
男生转过身来，莫名其妙地也跟着傻
笑，问桂萍，你们笑啥哩？那时我们已
经笑得说不出话来，只朝他们摆手。

在这条田间小路的另一头，连着我
们的村庄，路西边有一片杏树林，那是
第四生产队的杏行。杏花疏影的季节，
我们见证了杏花由渐渐绽放到慢慢飘

落。每当落花满地，微风吹来，花瓣雨
如诗如画，令人陶醉。花蕾初绽时，我
也会悄悄折一支含苞待放的花枝，带回
家插在盛满清水的瓶子里，放在窗台
上。当片片花瓣儿飘落在书桌上，我会
小心翼翼地拾起来，夹在书页中。等到
青杏长成金黄色，快成熟的时候，生产
队就会派人看护。每次路过，看着绿叶
藏娇、香味诱人的杏园，总是有一种先
尝为快的冲动。于是，在一天午饭后去
学校时，凤杰和秀英看四周无人，便爬
上树摘杏。谁知这天看杏园的是位老
太太，见她俩摘杏，大声喊道：“死妮子，
快下来，我要告诉队长去。”吓得她俩急
忙跳下去，落荒而逃。这件事又让我们
笑了好多天。

小路的两旁都是农田，种植了大面
积的小麦，每到小麦粒满秆青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搓麦粒吃，称之为“开磨
了”。挑几穗麦头掐下，放手掌里，两手
合拢，像小磨似的来回搓，直到把麦壳
搓掉。轻轻吹掉麦壳，绿莹莹、带着清

甜味儿的麦粒就呈现在我们的掌心
中。用舌尖儿舔入口中，慢慢咀嚼品
味，感觉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美味。我们
肆无忌惮、乐此不疲，两掌心被染成绿
色也毫不在意。我们也曾向其他走读
生探问，答曰：“众生皆为掌中绿。”直逗
得我们哈哈大笑。直到有一天，校会
上，校长宣告：“近来，有个别走读生在
路上搓麦穗头吃，这严重违反了学校纪
律，应该马上禁止。如果有哪位同学不
承认，有勇气把手伸出来，让大家看看
吗？”我们面面相觑，紧攥双拳，低头不
语，从此再也不敢造次。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40多年
过去了，虽然我们早已饱经沧桑、青春
不再，但是刻在心中的那份深深的记忆
永未磨灭。难忘母校，难忘那棵白玉兰
树，难忘恩师教诲，难忘教室里的黑板、
课桌，难忘那条田间小路，难忘那群“疯
丫头”，难忘快乐的中学时光。

（图片由作者提供）

快乐的中学时光

作者（三排左一）和同学的高中毕业合影

□ 耿仁国

我的家乡在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十
里井村。20世纪70年代，我小时候，农
村物质匮乏，有时连温饱都是问题，我
们这些馋嘴的小孩子往往自力更生，寻
找可以解馋的东西。

用玉米面蒸的窝头是那时的家常
饭，也是农家主食。平常放学回家，午
饭或晚饭还没做好，我就自己搬个板凳
去窝窝筐子里摸出一个窝头，央求母亲
在窝头里放几粒大盐粒（那时还没有碘
盐），用油勺滴上一两滴豆油，吃着跑出
门去玩。

记得有一天傍晚，放学回家后，晚
饭还没做好，窝窝筐子里也没有剩下的
窝头了，我饿得难受，在大街上闲逛，突
然眼睛一亮，看见比我小一岁的张家大
丫头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张大油饼，馋

得我口水直流。看看周围没人，我就一
把抢过来，说了一句“我看看就给你”，

“啊呜”“啊呜”咬了两口，又迅速递给了
大丫头。大丫头看看我，又看看变小的
油饼，哭着跑回家去了。我挨了一顿
打，“我看看就给你”也不胫而走，成了
小伙伴们的笑料。为此，有好长一段时
间我不再搭理大丫头……

每年春暖花开，燕子从南方带来春
的气息的时候，榆树上的榆钱儿就缀满
了枝头，散发出淡淡的香味。我和小伙
伴们去撸榆钱儿吃，曾经蹬坏了于家爷
爷的墙头，踩烂了张家奶奶的瓦盆，屡次
受到母亲的嗔骂和父亲的责打。但每当
嘴里慢慢嚼着香甜可口的榆钱儿时，这
些烦恼就统统忘掉了；槐花飘香的时节，
我们就到村头的那棵大槐树上摘槐花
吃，槐花有一种淡淡的甜味，愈嚼愈香
甜。那时候，每天上学的时候，我装满

一大兜槐花，课间掏出来吃，引来无数
羡慕的目光……

我们村种有很多果树，当街有一棵
梨树、两棵葡萄树，小河边有一片枣树
林，但是那些果树上的果子是不允许随
便摘的。只有村东一棵棠梨树和一棵
杜梨树，没有人看管。等到秋天棠梨和
杜梨即将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去摘棠梨
和杜梨吃。杜梨比棠梨大，又苦又涩，
没法吃，我们就摘一些连叶一起捂到麦
秸垛里，过些日子捂熟了，掏出来再吃，
那味道就不一样了，黑的发甜，黄的发
面，就像集市上卖的面瓜的味道，很好
吃。当时有一首儿歌唱道：

麦秸垛，大又圆，
捂杜梨儿，面又甜。
谁要偷，谁噎着，
一口气憋得翻白眼。
那时候，因为杜梨树高，我爬不上

去，就天天围着几个麦秸垛转悠，看有
没有小伙伴偷偷捂好的杜梨，然后偷出
来美餐一顿。为此，小伙伴们时时防备
着我。一次，我又发现一把捂好了的杜
梨，掏出来刚要吃，被小伙伴“黑瞎子”
看见了，一声口哨，一下子跑来好几个
小伙伴，把我逮住，摁在地上结结实实
地揍了一顿……现在与儿时的伙伴们
提起这段往事，我们还大笑不止，生出
颇多感慨。

童年的生活尽管清贫，但是关于童
年的记忆总是那么美好，它成为我成长
路上的宝贵财富，永远珍藏于我的内心
深处。

犹记馋嘴童年


